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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源

大约六七年前，我曾有上虞之
游，友人带我看了刚建成不久的舜
耕群雕。当时的感觉，是雕塑气势
宏大，在一大片空旷之地，轰然而
起，颇有视觉冲击力。雕塑的作者
是我很喜欢的画家韩美林，但作品
的风格与我所熟悉的他那童心满满
的轻巧笔意，大异其趣（倒是他的书
法略有此种粗豪开阔的气象）。当
时似正值蒙蒙细雨，我们打着伞，匆
匆看过，便去了别的地方。雕塑给
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但仅限于
一种气势，一种体积上的大，还有就
是造型上的规整划一，那巨大的象
阵仿佛齐步缓行的军车，耳边响起
的是一种军乐队的节奏。

但从此以后，关于舜的遗迹，我
却不自觉地留心起来。两年后到山
西运城，在那里参观了舜帝陵，看到
了更为阔大的建筑群。从舜帝大道
往里走，好半天才到达古柏环绕的
陵庙区，真可谓气势磅礴。相比之
下，上虞的这组舜耕雕像，不免显得
单调，有点孤零零的了。以后又到
过山东济南，在大明湖景区，也看到
有舜庙，游人不少，香火很盛，但建
筑相当旧，可能就是一个很老的大
庙吧，显得破破的。这就更没法和
运城比了。运城景区保存了一些舜
的时代的遗迹（真假无从辨别），总
体上却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和建造；
上虞虽只见一组群雕，却也是全新
的景观。说心里话，新旧相较，我倒

还是喜欢新的。这原因，在于舜的
时代离我们有 4000 余年，4000 年前
事，只能信其有，谁也没法细考。所
以，即使不是新建，是被一口咬定的
古迹，其实也古不到哪里去，也只是
后人的附会罢了。与其看破败的假
古董，倒不如看簇新的但高雅脱俗
且不失古意的新建筑，只要这建筑
是真正一流的艺术创造，而又确能
与舜的历史传说相融，古今浑然一
体，这才最为相宜。

据说，在湖南也有一处舜陵，那
应在九嶷山一带，因史载舜的驾崩就
在那里。中国之大，这“大”的感觉，
在古代无疑会百倍于今日，因那时没
有今日的快速交通工具。但舜迹和
禹迹，却遍布南北各地，翻山越岭，过
江跨河，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真可
谓是奇妙的事。这既是我们的祖先
无比勤勉辛劳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
无可分割的又一明证。只是，我自己
是江南人，与上虞又有诸多扯不断的
联系，私心总存了一丝遗憾，那就是
上虞的舜耕群雕，虽然请的是韩美林
那样的名家，但仍觉没有达到最好，
与别处比还有不足。

今年夏天，杨梅上市的日子，我
又有了一次上虞之行。这里的变化
很大，由上海出发的高铁也通车
了。出站未久，热情的陈先生开着
小车来了，车子驶过幽静的公路，穿
过新盖的楼群，左拐右拐，到了一处
景象疏朗诱人的园林入口。下车往
里走，只见绿树环绕，白石铺地，一
条开阔的大道通向巨型台阶，台阶

往上是一座青山作巨大背景，青山
脚下是浩荡的曹娥江，江畔一角有
透出城市气息的楼房⋯⋯而台阶之
上青山之下的那一大片空地，让人
一抬眼即有似曾相识感，细细看去，
我不禁惊呼：那不就是韩美林的舜
耕群雕吗？原来，这组雕塑，当年就
不是孤零零安置于此的，这是一个
细密规划的一部分，这里行将建成
内容丰富的主题公园。我那日雨中
所见，只是局部的未完成品而已！
赶紧往里走，道路阔且长，竟也有一
点在运城走舜帝大道的感觉了。北
方的追求是尽其开阔，此间则还有
水池嵌于路中心，让人绕池而行，颇
具南方园林的婀娜之美。拾级而
上，又看到了那组群雕，这一回，因
已非初见，就看得更仔细了。环绕
雕像转一圈，细品各处微妙，我发
现，韩美林的童趣和轻巧，其实仍悄
悄地保持着、隐伏着，它是在一种整
体的威严雄壮的气势中，不动声色
流露出来的。尤其是前面那只打头
的小象，与后边肃穆的大象们明显
拉开了距离，它是那么急切，那么不
安分，前脚早早地跨出很远，长鼻子
调皮地伸得老长，头还微微右侧，真
像一个没长大的小孩。韩美林的绘
画最初就是以这种童稚趣味征服读
者的，他能画各种不同动物，其笔墨
趣味自不待言，色彩也很绚烂夺目，
在中国画中别树一帜。但最妙的，
却是他心中有无数孩子的意象，无
论画什么动物，他都会把自己所喜
爱且烂熟于心的孩子形象融入其

中。所以，既见动物，又见孩童，二
者隐伏穿插，浑然一体，似有若无，
读来妙不可言。在这组庄重无比的
巨型雕塑中，好几只大象的鼻尖的
动作，也都渗透出此种妙趣。韩美
林毕竟还是韩美林，面对如此巨大
的花岗石制作，其风致仍在，这不能
不让人惊叹。

陈先生见我看得久了，提议我
再往里边走走。转过身，我才发现
舜耕公园原来大得无比，舜象后面
还有众多的建筑群，有巨大的浮雕
屏，有山岳般高耸的舜庙，庙两侧
还有非常可观的辅助建筑。舜庙
主建制简洁厚重，给人的感觉是横
阔、古朴，虽然高到必须仰观，却仍
有一种面对低矮的古代草庐的隐
约的直觉。这是将大屋顶的中式
宫殿建筑与上古朴拙民居的造型
巧妙合一了，这是很见功力的设
计。庙里庙外的扁额对联，书法亦
精，十分耐看。浮雕屏和舜庙辅助
建筑中的作品皆为雕刻力作，多取
壁画风，简朴硬朗，表现力极强。
看得出，整个园林的创设，是花足
功夫的。陈先生又带我看了舜桥、

舜井等各处景点，有许多新建筑还
在施工中，整个公园，到今后，无疑
还会更可观。

平心而论，上虞的舜耕公园占
地面积已非常大，又依江依山而建，
能借远近美景，决不是个小去处；但
与山西运城比，实在还是小巧的。
不过我觉得这不是缺点，恰恰倒是
长处。运城是一种广场式的建制，
上虞则是园林式构造，后者更具特
有的江南之美。知堂先生在上世纪
30 年代后期写过散文名篇《禹迹
寺》，说的是离此处不远的绍兴城内
的一处古迹。当时寺已废，唯“古禹
迹寺”扁额还在，据说过去寺内有

“大禹神像，仅尺余耳”，却早不知到
哪里去了，知堂为之十分怅怅。他
说：“禹陵大庙中有神像，高可二三
丈，可谓伟观⋯⋯但是方面大耳，戴
冕端拱，亦是城隍菩萨一派，初无一
点禹气也。”可见，有时候，大并不见
得好，还是要有气息，即相关之灵
气，才有意味。这也是我们在韩美
林的群雕中，发现了他那一以贯之
的童趣的时候，内心霎时涌起喜悦
的原因吧。

舜耕之美

潘丽萍

初秋的一天，经朋友邀约来上
虞章镇，赶赴一场仙果之旅。

已经多次来上虞采风，丁宅桑
果、驿亭二都杨梅、盖北野藤葡萄
⋯⋯有四季仙果之誉的上虞，每一
款经典都在诱惑我。而这一次，等
待我的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情？

猕猴桃是章镇的第一品牌。入
章镇路口，便有大片大片的绿叶迎
着阳光生长，风轻轻地吹过来，把叶
子的正面反面挤在一起，一团团斑
驳的光影落在地上。置身在这片绿
色的海，我费力地在枝盛叶茂中寻
找。

猕猴桃呢？猕猴桃去哪里啦？
陪同的小周说，枝头没有了，因为落
市。

两年前去二都赴杨梅之约，一
大帮人呼啦啦地闯了进去，却只有
几颗稀稀落落的杨梅勉强挂在枝
头。如今来章镇，莫非又是一场错
过？错过了采摘旺季，错过了一段
缘分，不过，在青山绿水间，闻着空
气也是甜香的。

枝头没有，难不倒小周，她提来
一袋猕猴桃，淡青色的果子像青涩
的玲珑少年，紧实而又饱满。软乎
乎地捏一个来，掰开，红色的果心从
密到疏，一点点放射开去，犹如太阳
光芒四射，色彩鲜美。小周说，这叫
红心猕猴桃。

红心猕猴桃其实是从野生猕猴
桃改良来的。

上虞一带，山林茂密，满山遍野
长着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野果，叫
法不尽相同。比如猕猴桃，叫法特
别多，苌楚、猕猴梨、木子、杨桃、阳
桃、藤梨、连楚、二维果、毛木果，还
有章镇最新品牌舜阳、红阳。当然
国外的称呼也各异，美国人称其为
醋栗，英国叫它中国鹅莓，日本叫它
中国猴梨，新西兰称它基维果，翻译
成中文则叫奇异果。

曾经对奇异果的名称很奇怪，
这种进口水果是什么呢？天外来客
似的，一定有几份仙气。打开一看，
不就是我们的猕猴桃吗？只是模样
精致秀气些罢了。其实，这些来自
新西兰的奇异果，祖籍在中国，就是
我们土生土长的猕猴桃。100 多年

前，一位新西兰的女校长在中国旅
游时，发现了猕猴桃，并将它带回新
西兰，开始了移民生涯。改良后被
称为奇异果的猕猴桃在国际上名声
大振，之后又大举回到中国，价格却
比中国猕猴桃翻了数倍。

尽管后知后觉，品牌还是要自
己创。上世纪 80 年代，章镇村民开
始对野生猕猴桃进行嫁接改良，种
在园子里，像宝贝一样地侍候，施
肥、打药、剪枝，甚至请专家来讲课，
做各种各样的试验。前几年，一位
姓叶的村民率先从四川昌溪引进品
质优良的“红阳”猕猴桃进行种植，
并组建了章镇绿叶农庄。在他的影
响下，周围的村民闻风而动，山坡
上、田野间，到处开满了许多伞一样
美丽的花，花下，就会结出圆嘟嘟的
猕猴桃。

脱胎而来的红心猕猴桃，像贵
宾一样被种植在施了肥的田垄间。
那宽阔的间距，那人工搭建的水泥
架子，还有洒下来的无数阳光，简直
像一位被包装过的明星，高贵而显
气质。

猕猴桃有“维 C 之冠”的美誉，

其果肉绿似翡翠，清香诱人，吃起来
甜中带酸，味道极其鲜美。据说此
果与一个叫谢灵运的名人有关。

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派鼻
祖。1500 多年前的上虞南部和嵊
州北部一大块区域，叫始宁县。谢
灵运喜欢游山玩水，为了探寻优美
的山水奇景，不惜逢山开道、遇水搭
桥。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带着三千
家丁僮仆，从始宁山上出发，一路破
岩伐木，向南行进，一直到达台州临
海，声势浩大。

这次长途跋涉异常艰辛，困难
不少。有一次连续几天几夜下着大
雨，桥毁了，路断了，众人被困在山
上，连吃的都成了问题，大家肚皮空
空，无精打采；几个小僮仆却嬉笑打
闹，精力旺盛，原来他们爬树攀藤采
来一种野果，吃得津津有味。谢公
对这种野果本来不屑一顾，刚好肚
子饿了，这毛茸茸的东西诱发了他
的胃口，揭开皮一口咬了下去，只觉
得那果肉酸酸甜甜，满口生香，顿觉
精气神大足，直呼：此乃仙果也！

谢灵运把这个野果当成自己老
家始宁县的风味特产馈赠给达官贵

族、亲朋好友，甚至带到了当时的京
城建康（今南京）。渐渐的，这种野
果成了他们案头常备的水果珍品。
谢灵运嫌木子名字不好听，就改称
为杨桃、猕猴桃。

谢灵运不仅干了一件诗情画意
的闲事，并且把一种土头土脑的野果
子，有名有姓地召唤出来，变成一位
俏姑娘的模样。如今身价百倍的猕
猴桃，灿然活跃在章镇这片土地上，
日月辉光，万千宠爱，散发着一种自
然科学的气质和独特的文化韵味。

猕猴桃的前世今生猕猴桃的前世今生

游客采摘章镇舜阳红心猕猴桃

在茶园里走走

在茶园里走走
只剩下辽阔、静谧和风声
十月的阳光下
茶树们的绿
没有一丝杂色
它们整齐地起伏着
就像一大片真正的海浪
茶园的波浪
没有呼啸和暴力
它们从天的这一头
一直漫向那一头
它们掠过我的身子时
如此轻柔
不曾摇动我的凝望
深入茶园的小径
可以跟茶树们
最亲密地接触
可以最真切地听到
茶树们的细语和呢喃
在秋风中
阳光给了它们另一种光泽
当我离开城市
来到这乡间的茶园
一望无际的绿
正在渗透我的呼吸和心跳
我卸下所有重负
一步一步走向茶园深处
如果风再大一些
我会飞起来像那只鸟掠过
茶园的上空

乌石山的高度

先贤王充字仲任
东汉会稽上虞人
小村林岙是他的出生之村
小山乌石是他的卒葬之地
少年求学中年宦游
年老栖归家乡的田园
一部《论衡》几乎写了40年
闭门潜思
拒绝一切俗礼常规
一束敏锐的目光
熄灭在公元97年
一种深邃的思想
却由此漫延整部历史
乌石山有幸呀
筑就一方温暖的怀抱
乌石山其实是一座低矮的小山
在东南
它是无数丘陵中的一个
如果不是这一片松柏
它会淹没在无垠茶园
此刻
咸丰年间的石碑依然挺立
风雨斑驳
一笔一划依旧深刻而峻冷
我知道
乌石山的高度不是用海拔
可以衡量的

车过乡间公路

田野里的河流
芦花开遍两岸
在石桥的那一头
一群人服饰鲜亮
在秋风中静静垂钓
而村庄也在远处安静着
午后的阳光
照亮了稻子
收割机已经响起来了
它们金属的声响
从更远处一点点移动
公路狭窄但行道树站出了
士兵的姿势
这些高大的水杉
像两条最有力的臂膀
伸向远方
挽着另一个、无数个村庄
村口的柿树
早已落光了叶子
只露出红熟的果子
以蓝天白云为背景
吸引每一束目光和每一声赞叹
大片大片的稻田
有了一样浓厚的金黄
远山上
那座高大的秀峰寺俯瞰四周
它的音乐
在风中隐约传来
车过章镇的乡野
十月的时节
每一个人每一种作物
都拥有甜蜜
垂钓的人收获安闲和溪鱼
而我收获风景和喜悦

秋日章镇（三首）

东方浩

郑休白

10 月 18 日，在黄历中是一个宜
于出行和祭祀的日子。果然，这天
秋高气爽，上虞章镇沐浴在一片淡
风轻云中。上午先去“江湖之远”，
在有“小布达拉宫”、“水上宫殿”之
称的佛教寺院——秀峰寺，呼吸湖
光，饱餐山渌，后步“庙堂之高”，在
纪念唐代名相魏征的“太廉堂”上，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秀峰寺气势恢弘，金碧辉煌，太
廉堂气宇轩昂，威严肃穆。

午后，去王充墓。王充墓位于
上虞市章镇林岙村乌石山(今上虞
章镇滨笕枪山上)。走过一段古柏
夹道、落叶铺地的墓甬，就到了王充
墓。但见墓前立着一块高约两米的
青石墓碑，上刻“汉王仲任先生充之
墓，清咸丰伍年岁在乙卯桂月吉旦”
一行字。这块碑距今已一个半世
纪，而墓却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原
址上重修的。墓不大，呈圆形，用条
石砌筑，坐南朝北，上覆封土，顶植
翠竹。

秋阳普照，一望无际的茶园蒸腾
着一种无形的能量，这能量无声地汇
集到乌石山上，给王充墓笼罩上一层
深邃的神秘。站在山上望去，千亩茶

园就像整装列队的卫兵，紧紧守护着
王充墓。

风微拂，竹轻摇，鸟低啾，溪暗
流，四周一片寂静。我双手合十，站
在墓前叩拜。

一只蜻蜓从头顶越过飞向远
处，消失在茫茫茶林间。我的目光
跌跌撞撞送出好远，心却随墓顶的
翠竹摇曳，一下扑到了汉代。

公元 27 年，王充就降临在这个
林岙村，哭声一下划破这座乌石山。

上虞章镇从此成了中国历史上
一个绕不开的文化坐标、思想坐标，
乌石山从此与中国历史挂上了钩。

是的，章镇是王充的诞生地，也
是《论衡》的诞生地。

4 次从政，3 次辞职，洛阳深造
也好，河南、扬州任职也罢，都不过
是他生命中不经意的插曲，都不过
是他著述《论衡》的准备。他的生命
之根深扎于家乡章镇，他的生命之
翼丰盈于家乡章镇，丰盈于这座不
高的乌石山。

面对已成长几千年的越文化，
面对南北文化、中原文化的碰撞，面
对处于统治地位的经典学说和普遍
认识，有着“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而不
拘一家之说”的学识和胸怀的王充，
觉得有必要作一次总结了。

于是幽处独居，闭门潜思，考论
虚实，“刺孟问孔”挑战权威，用“事
实判断”重击当时的主流价值判断，
用无神论讨伐谶纬神学。

从 34 岁第一次返家乡读书治
学，始著《论衡》，到 52 岁再返家乡
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集中精力，
撰写《论衡》，一直到 70 岁死去。30
年寂寞，30 年贫困，王充自信的目
光从未游走；30 年荣辱，30 年得失，
王充超然的淡泊始终如一。握笔的
手从未放松，翻飞的思绪从未停
息。王充“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
之秩”。

是家乡给了他创新的灵感，是
家乡给了他探索的动力。“贫无一亩
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得官不欣，
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憨)不放，居
贫苦而志不倦”。

终于搁笔，《论衡》天成。
“《论衡》85 篇，20 余万言，释物

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
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
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衷，
此书为多。”

一部巨著横空出世。
历史上对王充和《论衡》的评价

褒贬不一，争议颇多。但近 2000 年
来，王充一直是学术界、思想界，乃

至民众关注的一个焦点。《论衡》“攻
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

东汉钜鹿太守、王充同乡友人
谢夷吾这样评价王充：“充之天才，
非学所加，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
雄、刘白、司马迁，不能过也。”章太
炎这样评王充：“汉得一人焉足以振
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

《论衡》的横空出世，不能不归
结于越文化的熏陶和太学的深造。
正是越文化求真务实特立独行的基
因，加之太学深造的开阔胸襟和高
远眼界，才为王充打开了一扇通向
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大门。而打开
这扇大门的钥匙，就是王充的甘于
寂寞和自守淡泊。

也许正是这安宁静谧的林岙村
给了王充以人生的启迪吧？也许正
是这远离尘世喧闹的乌石山给了王
充以精神的滋养吧？要不王充何以
能甘于寂寞自守淡泊安心著述呢。
想想当下有些学者，一辈子活在喧
闹的利益场中，名气大得很，著作少
得很，真是可叹可悲。

王充墓管理员陈爱华告诉笔
者，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祭奠
者，今年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团队，都
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那个虔诚啊，低
头缓缓绕墓一圈后，双膝跪地，双手

合十，闭目叩拜。看得那个仔细啊，
一边看一边刨根究底地问翻译，还
用摄像机拍下了每张照片每行文
字。

忽然，林岙村在脑海中活泛起
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慕拜者静静地
穿行其间，追问心中的独立精神和
自由思想。硕大的《论衡》翻开着，
在村口上空熠熠生辉。慕拜者又沿
着山道来到墓前，双手合十，闭目跪
拜后，抬头仰望乌石山上空，久久不
愿离去。一声远响传遍万籁俱寂的
天地间，山水映照的茶林中。

走出墓地，再次回望，我终于参
透了乌石山的宁静，王充墓的冷
清。这冷清，正好契合王充淡泊明
志的操行。

想来，历史就是一种关联，一种
有意义的关联。它让乌石山抽象为
中国文化的一种视域，一块磁场，一
个仪式。它让《论衡》抽象为一个哲
学圣地、思想标识、文化态度。

走出乌石山，精神仍游弋于《论
衡》闪烁的字里行间，思想仍翩飞于

《论衡》辐射的浩瀚星空。周围的一
切都不复存在了，墓地突兀地在记忆
中高大起来，伟岸起来，它冉冉上升，
悬在半空，像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指
引我去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叩王充墓

知名作家看知名作家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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